
39年前，我出生在中国东北白城——那片绿野上。有
人说，它位于科尔沁草原的边陲，绿得大气；有人说，它是
吉林西部的粮仓，绿得富饶；也有人说，它有亚洲最大的
兵器试验中心，绿得神圣。对我来说，初春里街心花园悄
悄探出头的浅绿、盛夏里大草原一望无际的鲜绿、严冬里
松柏苍翠无所畏惧的深绿，以及军营里生生不息的橄榄
绿，一点一滴地融入我的生命，把绿野对我的滋养哺育和
我对家乡的最初认知，镌刻在我生命的年轮上。

父亲说，有绿色就有希望。父亲是军人，也是作家。我
的文学启蒙，来自于他的教诲。读小学时，《人民文学》《十
月》《散文》是父亲书桌上的常客。我经常在做完功课之
后，溜进父亲的书房，在这些文学杂志里醉心遨游。还有

“一报一刊”，是父亲必读的：一报是《白城日报》，“原上
草”副刊时常有父亲的散文；一刊是白城市文联主办的文
学季刊《绿野》，一年虽然只有4期，但父亲很喜欢。他告诉
我，一个城市，拥有一份纯文学杂志，是极其幸运的，“《绿
野》，就如同这个城市的绿色，承载着这片土地的人文、精
神和希望。”这对于我深刻地理解文学的意义、更好地接
近文学，有着深远的影响。

父亲是爱《绿野》的。每每读到《绿野》里的好文章，总
会用蓝黑色的水笔，在段落旁写下自己的评论和感受。记
得有一次，他把一篇写春日之雪的散文特意拿给我，让我
仔细地读、认真地学。他还曾说，待工作不那么忙了，也有
了心境，一定写一篇关于“橄榄绿”的小说给《绿野》。我明
白当时父亲的“忙”：上世纪80年代末，父亲在部队里负
责政治宣传工作，绝大部分的精力是先确保《解放军报》
的供稿，而且还要必须完成《解放军文艺》《西南军事文
学》等一些军内文学期刊的指定创作。那些年，父亲每年
有三分之一左右的日子，要深入兵器试验的最前线，一边
采写新闻，一边积累报告文学的素材。所以，直到父亲突
然因公牺牲，也没能给《绿野》写成稿子。那时，我刚刚初
中毕业。

或许是因为父亲的缘故，在最初的日子里，我对《绿
野》有种说不出的复杂感受：它是父亲生命里的一个无声
的缺憾，让我想起来就有些黯然神伤。所以，读高中时，虽
然我的散文和诗常常出现在《白城日报》的“原上草”和
《白城晚报》的“洮儿河”两个副刊上，并开始给团中央的
中学生报刊撰写专栏，但从来没有想过要在《绿野》上发

表文章。似乎在等待什么，却又说不清楚。
18岁那年，我离开家乡，一晃21年过去了。这21年

间，我告别儿时的绿野，到西南蜀地求学，到海上之都工
作，到东方之珠定居。这21年间，我一步一步告别学生
时代，做过大学老师、记者编辑，如今成为一名专栏作
家。这21年间，我发表了近百万字的作品，有些还被
翻译成英、法、日等国文字，被推介到了海外。可是，
越是这样，我就越想念父亲，怀念家乡，感念那片绿野
赐予的生命的萌动、写作的灵感、生活的希望。我常常
问自己：倘若不是生长于那片绿野，倘若没有绿野的滋
养和启蒙，我会是今天的自己吗？走得越远，对“根”
的眷恋就越深。

去年夏天，当我在港岛的家中，终于布置好属于自己
的书房，我又一次地想起了父亲和他的书房——我儿时
文学启蒙的摇篮。书房的书桌上，《香港文学》《城市文艺》
《大公报》……我似乎又回到了童年，看见了慈爱的父亲，
笑吟吟地对我说：“有绿色就有希望。”我猛然发现，多年
来，我用心写作、努力生活、潜心积累，或许正是为了等待
有朝一日替父亲完成他当年的心愿。那我还犹豫什么？于
是，我把自己到香港定居后创作的诗歌，精选出一组，按
照网上找到的地址，发给了《绿野》。

2018年的最后一天，我收到了来自家乡的 《绿
野》，我的名字第一次在《绿野》上变成了铅字。我把
它放在书房里，心想，父亲一定会知道，也一定很欣
慰。人生总有很多缺憾，但于血脉的延续中，我们总能
完成很多弥补、拥有更多的发现、体味到更深刻的哲
理。那片绿野，教给我的是文学的启蒙、家国情怀的激
荡，是亲情的浸染、故乡的眷恋，让我即便远走在千里
之外，也能够收获生命的绿、天空的蓝。

母校邀请我今年9月给学生们做一次写作讲座。我
想，我一定会告诉他们：请珍惜和感恩你生命中的那片
绿野。 （荣获征文大赛特等奖）

我与《绿野》结缘是在上世纪80年代
初，那时刚参加工作不久，源于喜爱文学，
在机关有条件阅读一些报刊，《绿野》是我
最为关注的文学期刊之一，因为它是本地
刊物，作者大部分都是本地人，更引起我
的好奇。我知道《绿野》当年曾经“火”
过，在东北黑土地上是一片引人注目的

“绿叶”。记得有一次，我接触到当时的
《绿野》主编凌喻非（王玉成）先生，与
他能接触也是源于我从事的民族工作，凌
喻非是回族，他经常参与一些民族活动，
这样我与他就有很多接触的机会。他知道
我爱好文学，常给我带来《绿野》杂志，
这是我与《绿野》及其主编最早的接触。

在机关工作比较繁忙，虽然业余时间
没有放弃写作，但还是看的多写的少。随
着年龄增长，个人的嗜好也多了起来，曾经
也迷恋过酒局、网络游戏和麻将。有一次，
半夜从麻将局回到家里，躺在床上怎么也
睡不着，满脑子都是麻将牌、你赢我输和烟
熏火燎的场面。我为什么要陷在这上面
呢？以前的写作爱好都丢弃了，曾经“夜以
继日，夺回时间”的誓言也忘到了脑后。那
天我反思了一夜，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
下狠心告别了麻将，又把搁置10年的写作
捡了起来。我在网上建了博客，开始了另
一种业余生活。几年时间，我在博客里写
了好多诗作，后来编成诗集《时光隧道》出
版。有一次，文友于先生找我，说有一个人
想见我，他是看到了我博客里的诗作，说不
知道白城还有一位这样的诗作者。他就是
现任《绿野》主编、市作协主席丁利先生。
由朋友引荐，我和丁利见了面，这是时隔
30多年后又一次接触《绿野》主编。我们
似曾相识，文人坐在一起谈论的都是文
学。丁主席问我，怎么本地文学刊物上见
不到你的作品？我说，我是低调保守、自娱
自乐型，作品都是抽屉文学，很少拿出去。

自那以后，我就和丁利熟悉起来，成了
文学挚友，经他举荐，我的一组诗《心之
曲》2010年发表在《绿野》上，之后几年中，
我的一系列组诗《咆哮的松花江》《岁月感
悟》《走进张家界》《醉意掠过的痕迹》《遗
留的记忆》《零距离》《我在十二个时辰里
轮回》《大沁塔拉情》和散文《新年，盘点心里那点事》《春分》等先后在《绿野》
上发表。在多年的接触中，我逐渐了解到丁利的为人为文。他对我的文学创
作给予了很多支持与帮助，我的第三部诗集《记忆频道》也是在市作协和丁
利的关注支持下出版的。丁利的《远去的村庄》《鲁院日记》是两部很有分量
的力作，拜读后更加了解他正义、善良的为人和文学创作上的智慧才华。

不仅我与《绿野》是横跨30多年的缘分，还有一位远离家乡30年未归
的成功人士李罡，也通过我与《绿野》有过一段难忘的情缘。去年9月份，我
们搞了一次阔别46年的中学同学会，在北京创业的、我的同学李罡也回来
了。正像李罡回到家乡说的那样：“没有谁能比我更熟悉这片草原、这块土
地、这座城市了，这里是生我养我的地方！”这是李罡对家乡最真实的情感。

“回到阔别30年的草原小城——白城，不管它再怎么小，不论它再怎样不被
人注目，也不在意它与发达城市比怎么落后……这也是我的家呀！”这是李
罡对阔别家乡的思念感情。

李罡，北京现代艺术传媒教育集团董事长，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院
长。他出生在白城，在白城读小学和中学，1982年毕业于吉林艺术学院，
1992年调入中央电视台，先后做过导演、主编、制片人，1996年创办北京现
代音乐研修学院。李罡回白城后，为报答母校，捐资160多万元为洮北区靖
安小学和白城二中兴建草坪操场、购置学生桌椅和电脑等教学设备。李罡这
份沉甸甸的赤子之情，感动了两所母校的师生，更感动了这片深情的土地。

李罡是文艺院校的创办人，对故乡的文化事业发展更为关注。在他回来
之前，我就与市文联乔昭彬主席和市作协主席丁利联系，说明了李罡回故乡
的意图，并将此情况向市委宣传部徐辉部长做了汇报，徐部长很重视李罡回
故乡的事情，表示要亲自接见。李罡回故乡第一项活动就是到市文联考察，
并参加了市文联举行的座谈会。听到《绿野》在办刊中遇到的经费困难问题
后，他说：“不能因为经费问题影响到已经创办了快40年的当地唯一一个市
级文学期刊而停刊。”当即表示给予支持，希望继续将刊物办下去，并期望越
办越好。

李罡30年没回故乡了。还记得30年前，那是1988年，原白城市（现洮
北区）建市30周年的时候，我邀请曾经在吉林艺术学院任教的李罡回白城，
一起制作了城市风光电视片《大沁塔拉情》，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当年获得了
优秀节目奖。里面有10首唱草原的歌曲，其中《大沁塔拉有座美丽的城》在
白城一路走红，唱响大街小巷，久唱不衰。时过30年，李罡再次踏上故乡的
土地，前后两个30年，李罡与家乡有着不解之缘，当他再次踏上久别故乡的
土地，他的心与波浪滚滚的草原再次共鸣起来。今年白城春晚，由李罡作词
作曲歌唱家乡的《一梦千年》又唱响八百里瀚海，唱响白城，唱响这片绿色的
草原。就像《绿野》的名字一样，在茫茫的草原上回响。

《绿野》是白城的文学期刊，几十年来，它在这片草原上生存发展，为白
城的文化事业和展示白城人文风情作出了很多贡献。当年创刊人李杰，敢为
人先，把绿野留给白城大地；如今，八百里瀚海，多风少雨，又一代新人，以顽
强的意志，坚守这片净土，勇于创新，克难攻坚，把《绿野》办得有声有色。

《绿野》不仅影响了本地人，也影响了关注和爱戴这片土地和移居在外
的家乡人。有多少游子通过《绿野》感受到了家乡的人文情怀和发展变化，也
通过这个平台吸引了一些家乡人关注和支持白城的经济建设。《绿野》仅是
一个市级刊物，《绿野》在大沁塔拉草原上仅是一片绿叶，虽然它很小、很不
起眼，但它起的作用却是光合作用，愿这个光合作用能吸引更多的人来关注
这片草原，关爱这座小城，关心和支持这片绿野。我能想象到，在不久的将
来，在白城的社会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繁荣中，会有更多的人关注这片草
原，会有更多的文化人在为这片绿野做着不懈的努力和贡献。

（荣获征文大赛一等奖）

我的家乡在吉林西部，因有向海
而闻名；我出生在通榆县东部，因有作
家丁利而骄傲，那片草原生养了我，也
孕育了我的绿色梦。

说来也巧，也是缘。作家丁利的
家乡也在通榆县东部，我家在什花道
乡，他家在八面乡，都在科尔沁草原深
处。同一片茫茫的草原上，草相连、水
相通、地相接，我们有着共同的梦想。

小时候，父亲在村里工作，开会时
常到供销社给我买一些“小人书”、连
环画和糖果等好看的和好吃的，我一
边吃、一边看书，经常陶醉在故事情境
中，《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铁
道游击队》《小兵张嘎》《黄继光》等，邻
居小三和跟顺子老羡慕我了。有时我
还装模作样地像说书人
那样，囫囵半片地讲给
他们听，记不清、弄不
懂、说不准的就由我展
开想象的翅膀了。

中学的时候，我的
作文常被老师当范文在
班级朗读，偶尔还登在
校园的黑板报上，一篇
《青春湖巡礼》被选录在
《中学生作文选》上。也
就在那个时候，听说距
离我家不远的八面乡大
段屯有个老师叫丁利，
经常在广播电台和报
纸、刊物上发表作品，非
常敬仰，梦里都想拜师
学习，但未能如愿。后
来他去县电视台当了记
者，出版了《报道总理的
小城记者》一书，我才有
幸拜见他，并得到签字

“走出那片大草原，扬起
文学的风帆”书的鼓
励。后来他相继出版了
《远去的村庄》《鲁院日
记》《作家的视野与情
感》《鸟知道》等，我都一一得到签名
书，这时的他已是白城市作家协会主
席，《绿野》文学季刊主编，在全国也是
很有影响的散文家。

我的文字没跟上他，但儿时草原
的文学梦没有破灭。受他的影响和鼓
励，我的作品也在《绿野》等报刊上发
表。丁利名气大了，但他仍然平易近
人，真心关注、悉心呵护基层作者，发
现、挖掘、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文学新
人。目前，有的已崭露头角、有的小有
名气、有的正在努力拼搏，我虽然已年
过半百，但却深深地爱上了《绿野》这
块五彩缤纷的文学园地，就像迷恋儿
时的草原风光一样，如醉如痴。

《绿野》是沃土，吸引我走进了文

学的天地，那么《绿野》的编辑就是园
丁，教我在学海里遨游。

还记得那是2016年秋季，我有一
组配有照片和简介的组诗被《绿野》第
三期刊用，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感悟
收获成果的同时，自然地想约几位家
乡的文朋诗友一起分享我的快乐，恰
巧丁主席也在通榆度假，于是，在我盛
情邀请下小聚一番。席间，他高兴地
提议由我们几个组成一个临时采风小
组，到他的老家大段河去看看。那年
的大段河水草茂盛，绿野飘香，湖鸥飞
鸣，芦花飞扬。

透过车窗的秋阳，照在身上暖暖
的。正当我们陶醉于《绿野》字里行间
的芳菲时，车已至大段桥。兴奋中，我

们如孩童般欢呼雀跃地跑
到河边。丁利走到我的身
旁，选择了几个景点为我
拍照，同时还告诉我摄影
和文学一样，选择角度不
同，就有不同的景致和内
涵。面对青青的芦苇荡，
静静的大段河，蓝蓝的天
空，翩翩的海鸥，爽爽的秋
风，绿绿的田野，还有三三
两两的蜻蜓追逐嬉戏，我
们仿佛又回到了40年前
的大草原，情不自禁地唱
起儿时的歌谣。我饱含深
情地朗读一段丁利的成名
作《大段河母亲河》：“在人
生旅途中，不管遇到多么
大的狂风暴雨，我都能镇
定自若，这是母亲给我的
力量，这力量来自源源流
淌的母爱之河……”

此时，我又想起了他
在通榆县作者培训会上关
于现代诗歌、散文创作技
巧的精彩讲座，他说：

“一篇好的文学作品，不
但要选好的角度，还要有

真情实感，重要的是接地气，以此达
到艺术的最高境界……”几年来，在
他的鼓励、支持和帮助下，我的作品
从《绿野》出发，先后在《中国保险
报》《吉林日报》《白城日报》《辽源
日报》《瀚海》《白城艺术》等报刊上
发表，连续4年在《吉林省农民作家
作品选》上发表诗歌、散文作品。成
绩的取得归功于《绿野》这块养人养
眼的芳草地。

时光在草原上流逝，《绿野》四十
载春秋如梦。在人生岁月的长河中，那
片连着我和丁利儿时的大草原，年年
岁岁，星星点点的野花依然在绿野上
如期绽放。

（荣获征文大赛二等奖）

读书是一种享受，读一本好书，应该是最
美的享受。初读《绿野》，有了享受。爱上《绿
野》，那就是最甜美的享受，感受也更深。每次
阅读《绿野》，犹品醇清的茗香，自然甘醇绵厚，
回味无穷。

众所周知，茶坊是人们饮茶的地方，既是
爱茶者的乐园，也是人们相知交际的场所，更
是一种文化，赏读著名作家、白城市作家协会
主席丁利主编的《绿野》，就是走进了一个由他
打造的绿色茶坊，《绿野》每个专栏就是一款茗
茶，每篇文章都是名家为读者沏的热茶，都有
着不同口味，自选饮尝。

小说原创文栏是红茶集萃，绵长回味，红
碎茶短小精悍，真实活现，品味入口，香甜即
显，咋舌醇香即现，人生感慨即开；小种红茶，

是优质红茶代表，中规中矩，不长不短，品其
味，纳其神，读其实，选一角色身临其境，不能
自拔；功夫红茶，外形条索，紧细秀长，字里行
间，香气芬芳，馥郁持久，滋味醇厚，回味鲜爽，
常饮不醉，不乏味冗长。无论是红碎茶、小种
红茶和功夫红茶，从茶艺上讲，情节生动曲折，
波澜起伏，扣人心弦，闻香观色，缓缓慢饮，细
细品味，在徐徐体察和饮赏之中领会真谛，以
养情趣，能充精神之钙，补心中之血，获得精神
的升华，这正是品读小说之感。

草原诗会文栏，若如绿茶展厅，烘青绿茶、
炒青绿茶等各类不拘一格，各具特色。有的诗

“形美味甘，香浓色翠”；有的诗“形似露珠，晶
莹剔透，欲落垂悬”；有的诗“叶挺向直，舒而
展，茶香持久见长”，那种清澈明亮、绿色的茶

汤，浓郁甘醇，鲜爽生津，香气高雅独特，清新
提神，让人观其赏心悦目，闻其耳熟能详，品其
回味深长。

散文“花开”文栏，堪比花茶大全，花香四
溢，形散神聚，诸花开放，皆可做茶，正如明朝
程革所著的《茶谱》，对花茶的制法有较为详细
的叙述。木樨、茉莉、玫瑰、蕙兰、栀子、梅花皆
可做茶，诸花开放，摘其半含半放，蕊之香气全
者，量其茶叶多少。扎花为伴，三停茶、一停
花，用瓷罐，一层茶，一层花，相间满，纸著扎固
入锅，重汤煮之，取出待冷，用纸封裹，置火上
焙干，取用。这种取材制茶过程，正如散文写
作。上品饮茶，极品饮花，人类最健康的饮料
是茶，以花代茶饮用，更是深入人心，深受人们
喜爱，认可。花茶色泽绿润，香气鲜灵，浓厚清

雅，花茶不仅好看、好闻、好喝，而且营养丰富，
一品终身受益。

其他文栏更是多种名茶，独占一绝，鲜香
一隅，或陈或新，或内或外，既有香飘古远之
气，又有近闻陶醉之鲜，品其味，让人流连忘
返，入其境，如神似仙。

（荣获征文大赛二等奖）

回想5年前，当我的《绿野情缘》刊发在《绿野》创刊35周年纪念版时，兴奋得几
乎彻夜难眠。深夜，面对满天星斗，我说：“祥子，你若看到这期《绿野》该有多好！你
可是《绿野》的忠实读者啊！可惜……”手捧这期纪念版的《绿野》，我遥望着星空心
里默念着我亲爱的祥子，不禁泪蒙双眼。

祥子，是我的已故丈夫、白城师范同学朱春祥。追根溯源，初识《绿野》还是祥子
引荐的。1979年2月19日，我正式调入白城工作，那一年恰逢《绿野》创刊。是祥子
最早把这个喜讯告诉我的：“丽华，咱们白城马上就要有自己的文
学季刊了，刊名叫《绿野》。你知道《绿野》的刊名是谁题写的吗？”
他见我懵懂地摇了摇头，就赶紧告诉我：“是臧克家啊！”“啊！就
是那个写《有的人》的大诗人臧克家吗？真的是他？”我兴奋得几
乎喊起来。“正是他。”说话间，祥子眉眼之间全都是笑。于是，两
个“文学青年”眼神中都充满了期待。那一晚我们谈论着文学，谈
论着唐诗宋词，谈论着即将问世的《绿野》，兴奋得久久难以入眠。

《绿野》创刊那年，我24岁，祥子25岁，书生意气，风华正茂。
正值青春年华的我们求知若渴，从《绿野》创刊号起，就期期不落
地购买《绿野》阅读。那时我俩的工资很低，每月每人只开36.5
元，生活很拮据。但是无论怎么困难，我们每一季度都要从生活费中挤出一点钱来
购买《绿野》。最初的《绿野》每本是0.50元，后来到0.65元……那时对月工资仅有
30多元的我们来说，每本0.65元也算是很昂贵、很奢侈的了。囊中羞涩啊！说起来
令人颇感有些寒酸。曾几何时，我也矛盾过，因为各种各样的花销总是让我们的生
活捉襟见肘。我心里也在打鼓：这季度书就不要买了，不买……但从骨子里说，我还
是渴望得到这本书。极度的矛盾心理终究没对爱人说出来不买之类的话。善解人
意的丈夫祥子也了解我的心思。但有次上街，《绿野》巨大的诱惑力，还是使他拿出

了家中仅有的一点生活费买回了那期《绿野》。还对女儿说：“回去先不要告诉你
妈妈。”可一回到家，天真烂漫的女儿小贝贝就奶声奶气地对我说：“妈妈，今天
爸爸给我买了许多好吃的……还买书了呢！是叫绿……对了，爸爸还说不让我告
诉你！”哈哈哈……多么天真无邪的孩子！逗得我俩当即就大笑起来。于是吃过饭
后，我和祥子又高高兴兴地头挨着头一起看起新买来的《绿野》。

《绿野》伴着我们苦涩的年华，《绿野》也伴着我们灿烂的青春。

从青春时代起，我们对《绿野》情有独钟。《绿野》就像似一股吹来的清新的风，给
我和祥子的校园生活带来了生机和活力。我们在给学生讲语文课时，里面就注入了
许多《绿野》的文学元素。《绿野》让我们更多地了解了白城的历史沿革，了解了家乡
的风土人情。期期《绿野》不断地变化着色彩，不断地变更着内容。大千世界，人生
百态，时代发展，社会进步，无一不在《绿野》中得到充分体现。在不断地阅读中，《绿
野》提供了我们源源不断的精神食粮，让我们开阔了视野，增长了知识，提高了我们
的文学鉴赏能力，也提升了我们的品位，让我们深切地感悟到文学的魅力。《绿野》也

为我以后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似乎冥冥之中上天就有所安排，这辈子我和《绿野》注定要结下不解之缘。在我

生命的进程中，《绿野》就像似用浓浓的“绿”给我涂抹上了生命的底色，让其发光、发
亮，熠熠生辉。在祥子去世后整整10年间，是《绿野》这块沃土给我以精神滋养，使
我没有倒下，就像一棵绿树般坚强地挺立着；是《绿野》让我走出了悲伤；是《绿野》给
予我重生的力量；是《绿野》赋予我创作的灵感；是《绿野》点燃起我创作的激情；是

《绿野》赐予我收获的喜悦。《绿野》以其浓墨重彩渲染着我周围的
环境，蓬勃着我的生命之树，拓宽着我文学创作的道路。《绿野》像
似给我插上了飞翔的羽翼，让我在广袤辽阔的文学创作领域任意
驰骋、翱翔，不是吗？

10年间，《绿野》让我收获满满。自2012年9月29日我的
散文《秋声》荣获“喜迎党的十八大‘全国草原杯’征文大赛”
优秀奖以来，《绿野》先后刊发了我的《秋声》《第二松花江大
桥》《洮北抒怀》等，并出版了25万字的散文集《走过雨季》。
《绿野》成了我们全家的最爱。除在《绿野》发表作品外，在《绿野》主
编丁利的力荐和指导下，我的文章陆续在《中华风采》《中国文学》

《文学月报》等报刊发表，并多次获奖。
就在昨天，我收到了圆通快递送来的《中国对联作品集》（2018年卷），我写的15

副对联入编此书。手捧沉甸甸879页的厚厚的典籍，抚摸着国学大师季羡林为书名
的亲笔书题，我再一次遥望远方轻轻地呼唤：“祥子啊！我们没有白爱《绿野》一回
啊！《绿野》又让我获得荣誉了。祥子，你知道吗？祥子，你若是还在……该有多好！”
但我知道，你没有走远，你没有离开那片咱们共有的生命的绿野……

（荣获征文大赛三等奖）

那 片 绿 野
□赵 阳（中国香港）

茗 坊《绿 野》
□范晓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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